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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
做
公
益
的
人
越
來
越
多
，
有
當
義
工
的
志
願
者
，
有
慷
慨
解
囊
的
企
業
家
，

還
有
獻
血
、
捐
獻
器
官
的
愛
心
人
士
。
近
日
，
復
旦
大
學
教
師
于
娟
，
在
其
生
命
的
最

後
一
段
時
間
留
下
﹁生
命
日
記
﹂
，
做
了
一
份
特
殊
的
公
益
。

一
九
七
八
年
四
月
二
日
，
于
娟
出
生
於
山
東
濟
寧
。
她
在
上
海
交
大
畢
業
後
，
到

挪
威
奧
斯
陸
大
學
讀
了
碩
士
，
又
在
復
旦
大
學
讀
了
博
士
。
工
作
順
利
、
家
庭
和
美
、

初
為
人
母
的
于
娟
，
在
二
○
○
九
年
十
月
的
一
天
，
騎
車
之
後
感
到
腰
痛
。
看
醫
生
，

起
初
以
為
只
是
腰
肌
勞
損
，
到
了
十
二
月
，
被
確
診
為
乳
腺
癌
四
期
骨
轉
移
。

二
○
一
○
年
底
，
于
娟
開
了
博
客
，
三
個
月
左
右
，
訪
問
量
達
一
百
五
十
萬
以
上

。
于
娟
對
生
命
的
反
思
，
不
但
讓
人
體
味
到
生
命
的
可
貴
，
她
對
自
己
生
活
方
式
細
緻

的
檢
討
，
也
給
我
們
規
範
生
活
帶
來
了
不
少
有
益
的
啟
發
。
于
娟
談
及
﹁為
啥
是
我
得

癌
症
﹂
這
個
問
題
時
，
認
為
﹁貪
吃
是
自
食
其
果
﹂
。
她
吃
過
許
多

不
該
吃
的
東
西
，
如
孔
雀
、
海
鷗
、
梅
花
鹿
、
五
步
蛇
等
。
她
講
，

﹁說
實
話
，
這
些
天
物
珍
饈
味
道
確
實
確
實
一
般
。
那
個
海
鷗
肉
，

高
壓
鍋
四
小
時
的
煮
燉
，
仍
然
硬
得
像
石
頭
，
肉
纖
維
好
粗
好
乾
好

硬
，
吃
上
去
就
像
森
林
裡
的
千
年
老
籐
。
我
們
要
相
信
我
們
聰
明
的

祖
先
，
幾
千
年
的
智
慧
沉
澱
，
他
們
篩
選
了
漫
長
時
間
，
才
最
終
選

定
了
現
在
的
食
材
，
並
由
此
豢
養
。
如
果
孔
雀
比
雞
好
吃
，
那
麼
現

在
的
雞
就
是
孔
雀
，
孔
雀
就
是
雞
﹂
。

于
娟
是
一
位
﹁考
神
﹂
，
不
但
在
各
種
關

乎
學
歷
的
考
試
裡
過
關
斬
將
，
還
參
加
過
律
師

資
格
、
期
貨
資
格
等
考
試
，
也
無
一
失
敗
。
她

制
勝
的
法
寶
就
是
高
強
度
的
備
考
。
有
一
個
最

高
紀
錄
：
﹁一
天
看
二
十
一
小
時
的
書
，
看
了

兩
天
半
後
去
考
試
。
﹂
熬
夜
，
成
了
她
的
習
慣

，
近
十
年
來
，
她
幾
乎
沒
有
在
凌
晨
一
點
以
前

上
床
睡
覺
。
醫
生
講
，
熬
夜
直
接
危
害
肝
臟
。
熬
夜
時
，
人
體
中
的

血
液
都
供
給
了
腦
部
，
內
臟
供
血
就
會
相
應
減
少
。
長
此
以
往
，
肝

臟
會
受
損
。
肝
臟
是
人
體
最
重
要
的
代
謝
器
官
，
它
受
損
是
要
命
的

。
醫
生
還
告
訴
她
，
腫
瘤
的
腫
塊
並
不
那
麼
容
易
形
成
，
癌
症
的
發

生
需
要
一
個
長
期
的
、
漸
進
的
過
程
，
要
經
歷
多
個
階
段
，
通
常
要

一
、
二
十
年
，
甚
至
更
長
。
只
有
人
體
的
防
禦
體
系
受
損
嚴
重
，
機

體
修
復
能
力
降
低
，
細
胞
內
基
因
變
異
累
計
到
一
定
程
度
，
癌
症
才

會
發
生
。
覺
悟
後
的
于
娟
坦
言
：
﹁長
期
熬
夜
等
於
慢
性
自
殺
並
不
誇
張
。
﹂

堅
持
﹁我
手
寫
我
心
﹂
的
于
娟
告
誡
她
的
朋
友
，
﹁在
生
命
的
臨
界
點
的
時
候
，

你
會
發
現
，
任
何
的
加
班
，
給
自
己
太
多
的
壓
力
，
買
房
買
車
的
需
要
，
這
些
都
是
浮

雲
。
如
果
有
時
間
，
好
好
陪
陪
你
的
孩
子
，
把
買
車
的
錢
給
父
母
買
雙
鞋
子
，
不
要
拚

命
去
換
什
麼
大
房
子
，
和
相
愛
的
人
在
一
起
，
蝸
居
也
溫
暖
﹂
。
﹁名
利
權
情
，
沒
有

一
樣
不
辛
苦
，
卻
沒
有
一
樣
可
以
帶
去
﹂
。

四
月
二
日
，
于
娟
過
三
十
三
歲
生
日
的
時
候
，
她
和
丈
夫
一
起
和
世
代
文
化
公
司

簽
約
，
準
備
在
六
月
份
公
益
出
版
她
的
生
命
日
記
。

四
月
十
九
日
，
于
娟
離
開
這
個
她
牽
掛
的
世
界
。

英國環境學家許瓦維克
（Hugh Warwick）二十年來
專攻刺蝟研究，他得出的結論
是：刺蝟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動
物，我們對刺蝟的愛沒有任何
其他動物可以取代。覺得他言

過其實嗎？在《刺蝟的困境》（The Hedgehog's
Dilemma）中，他妙語連珠，為讀者描述了他和
刺蝟的多年情緣。

開宗明義，瓦維克給大家上了一堂動物學課
。他說，刺蝟在七千萬年前，恐龍滅絕前就出現
了。它的背部和兩側都覆蓋着刺，每根二十五毫
米左右，成年刺蝟有五千到七千根。不過，它們
的臉部，喉部，胸部，腹部和腿上沒有刺，只有
一些粗毛。小刺蝟出生時，皮膚因為充滿了液體
而膨脹，刺尖都在皮下。出生後，液體被吸收，
刺就冒出來了。刺蝟一般長度為二十至三十公分
，體重在半公斤到一公斤之間。

刺蝟受到驚擾時常會蜷縮成一個圓球。實施
這項防衛措施的肌肉和我們皺眉時用的肌肉效果
一樣，一旦啟動，刺蝟尾部平常拖地的 「皮裙」
就會迅速裹住它的四肢。刺蝟的四條腿挺長，有
十公分左右，它們擅長攀援，可是方向感很差。
它們不怕摔跤，因為背部的刺可以吸收衝撞的力
量。刺蝟冬眠主要是因為冬季它們的食物（比方
說園子裡的軟體蟲）減少，在食物充足的澳洲，
它們則不冬眠。它們為冬眠築的巢保溫極佳，內

部保持在一至五攝氏度之間，哪怕巢外溫度在零下八和十度之間
變化。冬眠時它們的心跳降低到一分鐘五下，有時一小時才呼吸
一次，僅從外表看，很像已經死亡。

以上這些生物常識已經足夠有趣，可是作者重點描繪的他和
刺蝟的交流更是妙趣橫生。他最初研究的主要是人工解救的刺蝟
能否在野生環境中生存。之前科學家放出十二隻刺蝟，每隻身上
都裝有無線追蹤系統。瓦維克實行刺蝟的作息制度，夜出晝伏。
無論颳風下雨，不管峽谷陰溝，住帳篷，吃粗食，他都癡情不改
地緊緊追隨。他的任務是每次找到一隻放生的刺蝟，就要把它放
進枕套裡，懸掛在彈簧秤上過磅。這是為了確認它飲食有保障，
足以在自然中生存。

這個工作聽來簡單，可是其中的艱辛甚至危險難以為外人道
來。英國氣候多雨，作者又得在泥地上、灌木中滾爬，過了一陣
，他說自己身上散發着 「和刺蝟一樣的氣味」，足以亂真。這些
刺蝟又很有個性，有時突然銷聲匿跡，讓他一點信號都接收不到
。更有一次，他在山間追蹤，頭頂上電閃雷鳴，山谷中又有高壓
電纜穿過，真是驚心動魄，九死一生。

然而，瓦維克頗能自得其樂。他提到的趣事包括：放生的刺
蝟 「社交活動」十分活躍，一小時內和四隻野生的異性交流。再
有，兩隻雌性刺蝟反常地活躍，翻山越嶺，每夜跋涉幾公里，讓
他好找，原來是因為懷孕了，要找個清靜的地方待產。他給所有
的刺蝟都取了名字，描述它們不同的性格：冷淡，羞怯，熱情，
友善等。每次找到一隻喪生的刺蝟他痛不欲生，找到一隻倖存的
則歡呼雀躍。他還為讀者介紹了 「國際刺蝟奧運會」，談到觀眾
只能 「無聲地歡呼」，因為刺蝟容易受到驚嚇；而且雌雄刺蝟要
分開比賽，因為雄性如果嗅到雌性的氣味，就會分心，無法參加
比賽。

作為一個環境學家，瓦維克當然參與了很多嚴肅、重大的研
究課題和保護行動，可是書中最吸引我的還是他對於刺蝟真誠、
熱烈的愛。在書的尾聲，他還專門闢出兩章，呼籲大家都要保護
刺蝟。他的理由是：刺蝟是我們能夠真正接近的哺乳動物，不像
大象、老虎、或者大熊貓，美則美矣，可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所
以，通過刺蝟我們可以接近大自然，幫助刺蝟擺脫生態困境也就
是拯救我們居住的世界。

「上有天堂，下有
蘇杭」。杭州被譽為
「天堂」，主要因它有

個西湖，還因此被世人
別稱為 「東方日內瓦」
。杭州西湖，是一處以
秀麗清雅的湖光山色與

璀璨豐蘊的文化古迹和文化藝術交融一體的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吸引着國內外遊客。

最近，筆者的文友、馬來西亞華文作家
協會副會長李憶莙女士第二次來寒舍作客。
因寒舍距杭州不遠，她兩次來都要順便瀏覽
一下杭州西湖。今次遊後她特地對我說，杭
州及西湖的整潔乾淨真是世界上少有（她到
過世界上許多城市），地上看不到亂丟的垃
圾及痰迹，可見杭州市民素質高也影響到外
來遊客；而更令她驚喜的是，她上次（二○
○一年）遊西湖，環湖的所有景點都要收門
票，今次來所有門票都取消了，連參觀西泠
印社、美術展覽館、省博物館等等，都不必
掏錢買門票，怎麼能做到這樣？這也國際罕
見！

筆者常去杭州，一九八○年代還曾一度
短期工作過，對杭州及西湖的相關情況可以
說比較熟悉，於是把我所知的有關情況向她
作些介紹。

說到潔淨，筆者印象殊深的有兩件事。一是隨地吐痰
以前杭州街道及景區都有，為了解決這一陋習當地政府及
民間組織都作了不少工作。記得一九八○年代初，當時的
市長親自出馬在道路上巡視，當他發現地上有痰，這位即
將離休的革命老幹部就彎下身子，用自己的手帕把它擦乾
淨。此事經媒體報道後，感動了杭州市民，以後就常有許
多離退休老年人直至小學生，都自動投入了上街及景區的
擦痰迹行動。這也大大教育了那些隨地吐痰者，不久杭州
就基本絕滅痰迹。二是亂丟煙蒂事，那時杭州公共場所尚
未禁煙，地上煙蒂隨處可見。為整治這一難題政府採用了
罰款的方法，組織一些退休職工戴着紅袖章進行巡查，每
發現有人隨地丟個煙蒂就攔住他罰款五角。而這些 「紅袖
章」往往先不作聲跟在即將丟煙蒂者後面，當他一丟煙蒂
就上前攔住他進行罰款。這顯然是為罰款而罰款，有違初
衷，因而受到市民批評： 「既然發現他會隨地丟，為什麼
不上前先招呼一聲要他丟到垃圾箱？」後來， 「紅袖章」
們接受這一正確意見，拿着小喇叭向吸煙者提醒不要亂丟
煙蒂……於是，罰款沒了，地上煙蒂也沒了。

最值得介紹的是杭州西湖景區不收門票之事。其實在
以前，杭州西湖與蘇州景區最大不同也在於：蘇州景區多
為庭園，一直要買門票才能入內瀏覽；而杭州西湖景區卻
不收門票，一切管理費用都由政府埋單。改革開放後旅遊
產業大發展，為抓旅遊收益，西湖景區各景點都築起圍牆
，也變成收門票。這本也無可厚非。然而就在幾年前，杭
州市政府作出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拆除環西湖所有景點
圍牆，二十四小時免費開放環湖公園景點。這使西湖景區
成為中國唯一不收門票的五A級風景區，贏得中外遊客的一
致好評。也因此引來更多的中外遊客。那麼這景區的龐大
開支的錢哪裡來？原來，免票給西湖景區帶來了大量遊客
，猛增了商機，景區內商舖使用權每年的拍賣收入因此大
增，每年的間接效益據稱有幾百億之巨！

聽了以上介紹，這位見多識廣的馬來西亞友人讚嘆不
已：原來杭州西湖給人有不少啟示，特別是 「還湖於民」
，真值得世界推廣。湖光山色本屬於大家的，如今許多地
方都把它圈起來賺錢，剝奪了公眾的 「大自然欣賞權」，
這樣的 「旅遊開發」很值得質疑。

浙
江
杭
州
人
倪
貽
德
（
一
九
○
一
至
一
九
七
○
）
是
現
代
著

名
的
畫
家
、
學
者
。
他
一
九
二
二
年
畢
業
於
上
海
美
專
後
留
學
日

本
，
進
東
京
川
端
繪
畫
學
校
。
回
國
後
曾
任
廣
州
市
立
美
術
專
科

學
校
校
長
、
浙
江
美
術
學
院
副
院
長
等
職
。
他
對
中
西
繪
畫
理
論

造
詣
很
深
，
尤
其
精
於
油
畫
及
水
彩
，
曾
出
版
《
西
洋
畫
概
觀
》

、
《
水
彩
畫
之
新
研
究
》
…
…
等
著
述
。
其
實
他
早
年
還
熱
愛
創

作
，
加
入
創
造
社
，
出
過
小
說
集
《
玄
武
湖
之
秋
》
、
《
百
合
集

》
…
…
，
散
文
集
《
畫
人
行
腳
》
（
上
海
良
友
，
一
九
三
四
）
和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藝
苑
交
遊
記
》
（
上
海
良
友
，
一
九
三
六
）
。

《
畫
人
行
腳
》
收
《
佛
國
巡
禮
》
、
《
歲
暮
還
鄉
記
》
、
《
南
國
行
》
、
《
香
港

印
象
記
》
…
…
等
八
篇
，
以
畫
家
的
視
角
寫
旅
遊
見
聞
。
《
藝
苑
交
遊
記
》
則
收
《
決

瀾
社
的
一
群
》
、
《
南
遊
憶
舊
》
、
《
記
幾
個
美
術
青
年
》
、
《
號
外
新
聞
》
、
《
劉

獅
印
象
記
》
…
…
等
也
是
八
篇
，
是
他
與
畫
家
交
遊
的
記
錄
。
難
得
的
是
書
前
還
加
插

了
一
些
畫
家
的
畫
作
和
照
片
，
資
料
珍
貴
。

倪
貽
德
在
序
中
說
，
他
﹁所
寫
的
，
大
都
是
不
甚
為
人
所
注
意
的
畫
家
，
或
是
無

名
的
青
年
作
家
，
甚
至
並
非
畫
家
，
不
過
和
繪
畫
方
面
有
關
係
的
人
物
﹂
。
而
他
所
寫

的
，
竟
包
括
丁
衍
庸
、
龐
薰
琴
、
周
多
、
陳
之
佛
、
關
良
、
楊
秋
人
、
張
弦
、
劉
獅
和

王
道
源
等
人
，
這
些
當
年
的
新
人
，
今
天
早
成
了
獨
當
一
面
的
大
家
了
！

孔子可能未曾想到， 「鄉
愿」所亂之 「德」，首當其衝
的偏偏就是 「中庸」。

掌握分寸，把握好度，做
到恰如其分，無過而無不及，
這是中庸的本意。所以，孔子

把中庸之道不能行之於世，歸結為 「知者過之，愚
者不及」；將中庸之道不能昭之於世，歸結為 「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要說 「不偏不倚」，也只
是在 「過」與 「不及」之間。儒家的傳人，卻將
「不偏不倚」擴展至所有 「對立雙方」，至今仍有

學者詮釋 「中庸」，為 「不偏於對立雙方的任何一
方，使雙方保持均衡狀態」。於是乎，中庸逐漸演
變為折衷騎牆。然而，對於是與非之 「對立的雙方
」，能不偏於 「任何一方」嗎？對於革新與守舊之

「對立的雙方」，能不偏於 「任何一方」嗎？對於
廉正與貪濁之 「對立的雙方」，能不偏於 「任何一
方」嗎？不偏不倚既然勉為其難，為了 「媚於世」
也就先 「閹」了原則，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貌似公允，這顯然不是孔子提倡的中庸，而是孔子
厭惡的鄉愿。

鄉愿能夠成為冒牌之中庸大行其道，有其客觀
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真要做到中庸的不易。如前
所引孔子之語，這是比光着腳踩在鋒利的刀刃之上
還要困難的事。連孔子本人，中庸也是一直想努力
想達到卻未能完全達到的境界。 「無過無不及」也
好， 「發而皆中節」（子思語）也罷，都好比是數
學中的極限，你只有不斷接近，卻永遠不能到達。
何況在不同利益格局中人那邊，所謂的 「無過無不
及」，自有不同的尺度；所謂 「恰如其分」，也有

不同的標準，很難得到人們的一致認同。只要生存
在一定的利益格局之中，這便是難以擺脫的困窘。

真正的中庸如此難覓，冒牌的中庸就應運而生
。傳統文化中流傳下來的不少東西，在流傳的過程
中早就走樣。據說， 「刑不上大夫」並不是說 「大
夫」犯法可以法外開恩，而是要犯法的 「大夫」知
趣一點自己了結，不要等着別人加刑； 「禮不下庶
人」也不是對平民百姓可以無禮，只是免除他們的
種種繁文縟節，原本倒是體諒老百姓的。然而，當
君主本位和官本位的種種有目共睹的事實已為這兩
句名言重新作了註解，賦予其以別的內涵使之與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相悖，無疑會受到來自覺

醒了的民眾的批判。中庸也有類似的遭遇。魯迅的
反 「中庸」，反的不正是孔子厭惡的鄉愿——那種
被曲解了的冒牌的中庸⁈ （下）

「生死亦大矣！」連至聖先
師孔丘老先生都不敢談，何況等
閒之輩？但說點貪生怕死、死法
活法這類話，大約無啥違礙。人
大多數是貪生的動物，我自己就
是，所以這世上殺身成仁、捨生

取義的人並不太多，而成仁就義的壯舉也值得大書特
書了。

然而人總不免一死，能俯仰俱無愧當然很好，若
是略有一些愧怍，亦無大礙。智愚賢不孝，都要速朽
的。君不見芸芸眾生中，亦有一些不自量力要求寬延
速朽時限的，誰不是枉費心機？誰不是徒勞？最難得
的是在生前，每於功成就身退，站到幕後，讓朋友、
同事或不相識的年輕人到台前去領受鮮花和掌聲。這
是在名利場中 「愛彈低調」者的瀟灑。

不過，芸芸眾生中，也有一種不可一世的人物，
不但生平旁若無人，對死的看法還旁若無 「主」。邱
吉爾在七十五歲生日之時，有人問他怕不怕死，邱吉
爾說： 「我已經準備去見上帝，但是上帝是否已經準
備忍受見到我的那種磨折是另一回事。」凡是自以為
閻王也要讓他三分的人，準享大壽。他相信閻王遣小
鬼到陽間來擒拿他，下令之前，必然會躊躇者再，一
拖又是十年。這種人是有福的，不管他在世之時是人
傑人豪還是別的什麼。

人總不免一死，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機會更多
。寫詩如寫格言的郎佛羅有句云： 「青年人可能死，
老年人就非死不可！」口氣和孔聖人 「老而不死是為

賊」如出一轍。既然非死不可，剩下的就是頭等死法
，還是二三等或者更等而下之死法。然而那往往是身
不由主的。唯一能做主的是在生前，對墓碑的規劃，
墓地的大小。墓地夠長眠就好，大了浪費寶貴的土地
資源；太小也不好，立正站着太累。墓碑上只須說明
死者姓名和生卒年月即可。有一位教授生前自撰的一
句話是： 「此處躺着的某某，對他什麼形容詞都不需
要 。 」 （Here lies, for whom no adjective is
necessary.）這樣的人生也瀟灑，到死也不會哭喪着臉
去見閻王。

上面說了一堆生與死的話，是因為這幾年來，親
友鄰里中有不少人都先後 「作古」了，有年長的，也
有年少的，想到往事如塵，回顧一看，頗似舊時月色
。對活過八九十歲的逝者，我認為他（她）已活夠了
，沒啥可痛惜的。獨於那些正當盛年事業又如日中天
的逝者，不免為之泫然神傷。於是想到了生與死。

生是短暫的（平均不到八十年），死卻是永恆。
古人說： 「生寄，死歸。」 「人生如寄，多憂何

為？」 「寄」是暫時寄存的意思。在機場、火車站和
大賣場，都有行李或物品寄存處，到規定時間，物品
要取走。我們來人世一遭，就像物品臨時寄放在行李
房，時間一到，造物主就把你 「取走」。儘管你不願
意，也不能再寄放，多一天也不行。這個 「寄」字下
得好，即使懸賞百萬巨金，也沒人能用別一字來替代
──這就是漢字的魅力！

在生死問題上，莊周說過一句很通達的話： 「齊
生死，等壽夭。」這方面，孔子不敵莊子，孔子在回

答學生這個問題時說： 「未知生，焉知死？」耍個滑
頭。古代科學不發達，要說明 「生」與 「死」的道理
確實做不到，如此說來，孔子倒是實事求是的端士。
不過，古代的生活單一卻是事實，奉行的都是老祖宗
制定的一種，是謂 「正道」。如今科學發達，文明大
開，生法也很多，除了數千年一貫制的 「正道」，還
有旁門左道，例如 「剖腹產」。近年來，更有 「借卵
生雞法」，即試管嬰兒，更有 「不知有父」的最新的
「克隆法」。不知以後還有什麼新法，那是後話了。

死的問題要複雜得多，二十世紀西方文學、藝術
、哲學、醫學、倫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對死特別關
注，形成了一個跨學科的綜合課題：死亡學誕生了。

孔子坦白說： 「未知生，焉知死？」從孔子到現
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了，我們對死的本質的理解有大
的突破嗎？很難說。

《列子》說：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人死即為
「歸」。歸即鬼，如《韓詩外傳》云： 「鬼者，歸也

。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地，血歸於人，脈歸於澤，聲
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
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
歸於人。」人死後歸於大自然，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一切復歸於空無。古人說， 「視死如歸」，人之死像
回歸家的歸人。

隨着現代生法與活法的多姿多彩，多式多態，死
法也別開生面起來了。蘇格拉底寧願服從雅典法律以
示愛國，於是他就從容仰藥。古希臘有個人為了青史
留名，燒燬了七大奇迹之一的一座神廟，然後從容赴
死。中國古代的禪師因為在活法上不能有別於他人，
在死法上要盡量與眾不同，由於俗人多是躺着死的，
所以他們大多選擇坐着死（坐化），但有個禪師覺得
坐着死的同類已經太多，所以他選擇站着死（這種死
法不知禪學上叫什麼名堂）。

（上）

姓
氏
是
中
華
文
明
史
上
的
一
種
獨
特
的
文
化
現
象
。
在
漫
長
的

發
展
進
程
中
，
除
了
人
們
熟
知
的
百
家
姓
外
，
還
湧
現
出
一
些
有
趣

味
的
姓
氏
，
閒
時
翻
書
品
味
，
真
是
既
添
趣
又
增
識
。

﹁死
﹂
姓
有
其
人
。
此
姓
由
北
魏
時
期
少
數
民
族
的
四
字
複
姓

發
展
而
來
，
主
要
分
布
於
中
國
西
北
部
。
中
國
人
通
常
是
避
諱
﹁死

﹂
的
，
所
以
這
個
姓
氏
在
人
們
眼
中
就
有
些
﹁另
類
﹂
甚
至
是
﹁恐

怖
﹂
。﹁毒

﹂
姓
乃
御
賜
。
此
姓
據
說
源
於
唐
朝
時
皇
帝
賜
﹁謀
反
﹂

大
臣
的
姓
。
目
前
，
台
灣
嘉
義
、
高
雄
、
南
投
等
地
有
人
姓
﹁毒
﹂

。
不
過
，
此
姓
讀
作
﹁勞
﹂
。

﹁黑
﹂
姓
有
別
音
。
此
姓
源
於
突
厥
族
，
出
自
漢
唐
之
際
突
厥

族
突
騎
施
部
黑
氏
氏
族
。
黑
氏
在
今
西
南
地
區
彝
族
、
土
家
族
等
少

數
民
族
中
廣
有
分
布
。
此
姓
有
兩
個
讀
音
：
一
讀
﹁黑
﹂
，
二
讀

﹁賀
﹂
。﹁難

﹂
姓
聚
一
村
。
此
姓
由
北
魏
時
期
鮮
卑

族
人
的
姓
氏
演
變
而
來
，
出
自
古
鮮
卑
族
吐
難
氏

部
族
。
此
姓
主
要
分
布
在
現
今
河
南
省
的
四
座
小

村
裡
。
﹁難
﹂
姓
讀
作
﹁濘
﹂
。

﹁老
﹂
姓
並
非
老
。
此
姓
來
源
說
法
頗
多
：

源
於
滿
族
姓
﹁薩
克
達
﹂
更
改
漢
姓
而
來
，
﹁薩

克
達
﹂
滿
語
意
為
﹁蒼
老
﹂
；
黃
帝
子
孫
老
童
後

代
；
老
子
老
聃
後
代
；
春
秋
時
期
宋
國
司
馬
老
佐

後
代
。﹁藕

﹂
姓
為
報
恩
。
此
姓
據
說
源
於
某
官
員

獲
罪
於
朝
廷
，
出
逃
中
避
追
兵
於
池
塘
荷
葉
下
，

後
世
為
感
恩
於
蓮
藕
，
遂
以
﹁藕
﹂
為
姓
。

﹁睪
﹂
姓
因
祭
祀
。
睪
字
的
本
字
為
﹁皋
﹂

，
是
個
會
意
字
，
意
為
向
神
祖
進
獻
新
禾
，
禱
告

神
靈
保
佑
，
這
是
古
人
在
郊
野

水
邊
高
地
舉
行
的
一
種
祭
祀
禱

告
活
動
，
後
演
變
為
姓
氏
。

有
些
姓
氏
，
雖
為
人
們
熟

知
，
甚
至
為
典
籍
所
載
，
但
其

往
往
以
訛
傳
訛
，
隱
去
了
其
廬

山
面
目
，
混
淆
了
視
聽
。

葉
公
不
姓
葉
。
成
語
典
故
﹁葉
公
好
龍
﹂
廣

為
熟
知
，
其
實
，
葉
公
並
不
姓
葉
，
真
名
為
沈
諸

樑
，
是
春
秋
時
期
著
名
的
政
治
家
、
軍
事
家
、
思

想
家
。
公
元
前
五
二
四
年
受
封
於
葉
，
史
稱
葉
公

。
葉
公
是
全
世
界
葉
姓
華
人
的
始
祖
。

哭
城
女
姓
姜
。
﹁孟
姜
女
哭
長
城
﹂
是
我
國

四
大
民
間
傳
說
之
一
。
孟
姜
女
不
姓
孟
，
而
姓
姜

。
先
秦
時
，
﹁孟
姜
﹂
一
般
稱
齊
國
國
君
之
長
女

，
亦
通
指
世
族
婦
女
。
《
毛
傳
》
載
：
﹁孟
姜
，

齊
之
長
女
。
﹂
﹁孟
姜
女
﹂
，
意
即
﹁姜
家
的
長

女
﹂
。君

子
是
展
獲
。
﹁坐
懷
不
亂
﹂
成
語
典
故
講

的
是
魯
國
賢
士
柳
下
惠
夜
宿
城
門
洞
，
遇
一
無
家
可
歸
女
子
，
相
擁

取
暖
而
未
發
生
淫
亂
行
為
的
故
事
。
柳
下
惠
由
此
揚
名
天
下
。
其
實

，
柳
下
惠
並
不
姓
柳
，
而
姓
展
，
名
獲
，
字
禽
，
春
秋
時
期
魯
國
人

。
﹁柳
下
﹂
是
他
的
食
邑
，
﹁惠
﹂
則
是
他
的
謚
號
，
所
以
後
人
稱

他
﹁柳
下
惠
﹂
。
柳
下
惠
是
中
國
柳
姓
的
得
姓
始
祖
。
變
法
是
公
孫

。
商
鞅
變
法
的
故
事
可
謂
名
垂
青
史
冊
。
但
商
鞅
並
不
姓
商
，
而
是

複
姓
公
孫
。
史
載
：
﹁商
鞅
，
戰
國
時
政
治
家
。
衛
國
人
，
公
孫
氏

，
名
鞅
，
亦
稱
衛
鞅
。
﹂

褒
姒
褒
人
獻
。
﹁烽
火
戲
諸
侯
﹂
典
故
中
的
主
人
公
褒
姒
並
不

姓
褒
，
而
姓
姒
，
因
其
為
褒
人
所
獻
，
故
名
褒
姒
，
是
周
幽
王
的
寵

妃
。
魯
班
姓
公
輸
。
因
成
語
﹁班
門
弄
斧
﹂
中
的
﹁班
﹂
指
的
是
魯

班
，
所
以
就
有
些
人
認
為
魯
班
姓
魯
。
其
實
，
魯
班
姓
公
輸
，
魯
國

人
，
名
班
，
所
以
人
們
便
叫
他
魯
班
。
土
木
工
匠
們
尊
其
為
祖
師
。

特殊公益 言止善
倪
貽
德
散
文

許
定
銘

刺
蝟
迷
人

馮

進

關於生與死 魏泉琪

你所不知的姓氏 錢國宏

遊
西
湖
的
啟
示

余
仁
杰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日 星期五

﹁還
原
﹂中
庸

宋
志
堅

閒
登
南
朗
看
新
晴

（
攝
影
）
王

鋼


